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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马嘶》是我几年前所写系列作品
中的一部。几个作品里，我不断写到一
匹马。我把它命名为“马老表”，背景是
20世纪新中国成立的前夜。我让它随
一个叫作乌铁的夷（解放后称“彝”）家
汉子，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一起奔
波、犯错，一起受苦、吃亏，一起醒悟、成
熟，一起度过暗黑，迎来早春和黎明。
《冤家的鞋子》是第一部，写得犹豫、酸
涩和生疼。《马嘶》是第二部，故事更曲
折，人性更复杂，作品的朝向更为光亮。
马老表与主人乌铁，与乌铁抢来的女人
开杏，与开杏的男朋友胡笙，与开杏的
哥哥开贵，一起构成了过去那个时代的
风起云涌，构成了这个小说的此起彼
伏，构成了想爱爱不了、想恨恨不断的
苦短人生。马老表不止一次地出现。它
高大、威武、个性鲜明。每写一个小说，
我就觉得靠近了它一些。我喜欢马，喜
欢它高大端正的身材，喜欢它的忠诚、
果断，喜欢它能够负重忍辱的奔跑，喜
欢它能用深情的眸子、摇摆的鬃毛和尾

巴、长长的嘶鸣、轻轻重重的蹄声与人
对话。这样的感受刻骨入髓。结集时，便
以《马嘶》为书名。《马嘶》里的故事，来
源于乌蒙大山与金沙江两岸。不论是
《逃跑的貔貅》《命定的石头》，还是《来
自安第斯山脉的欲望》《割不断的苦
藤》，都是从胸腔里迸出硬核，粗犷的、
生涩的、野性的、豪迈的，甚至是带有疼
痛感的。马的悲喜就是人的悲喜，马的
嘶鸣就是人的嘶鸣，马的生死就是人的
生死。我写动物之痛，写人物之苦，写时
代之变，写民族之间的碰撞、纠结、交流
与融合，写世道人心的起落、辗转与涩
重，力图表达一个底层负重者对世界的
张望。其间既有个人的恩怨情仇，又有
着更多的家国情怀。这世间甜比苦多，
美比丑多，爱比痛多。

写作的路很曲折，很艰辛，但它会
将人生的意义升华，会将民族的精神张
扬和重塑。我在内心给自己喂养一匹
马，时时给它添草加料，预备随它翻山
渡河，走得更远。

吕 翼
男，彝族，1971 年生于云南

昭通。昭通日报社总编辑。著有
长篇小说《寒门》、小说集《割不断
的苦藤》等。

获奖感言

感谢主办方和评委会授予我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个奖是
对我6年多来持续关注“悬崖村”（阿土
勒尔村）的肯定，更是对生活在大凉山
那片热土上坚韧不拔的民族的褒奖！

“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
康。”彝族地区群众脱贫奔小康，堪比新
中国成立后从奴隶制社会跨入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社会。而大凉山“悬崖村”
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就是彝族地区全
面奔小康的生动样本。

201 9年3月，反映“悬崖村”脱贫攻
坚奋斗历程的报告文学《悬崖村》由天
地出版社出版。作为“悬崖村”脱贫攻
坚奋斗历程的记录者，我深切感受到，
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党和政府对彝
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社
会各界对彝族地区的帮扶，基层党员干
部的实干、苦干、巧干精神，以及彝区群
众为创造幸福生活而迸发出的强大内
生动力。由此，风里来雨里去的亲历，
经年累月的感动，用脚丈量记录的故
事，就汇聚成了《悬崖村》。

正如一滴水能映照太阳的光辉，
《悬崖村》记录了“悬崖村”翻天覆地的
变化，深情讴歌了从悬崖上打造出幸福

生活的彝家村民、基层党员干部，从一
个彝家山寨的小角度，展现了我们党和
国家努力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
少”的庄严承诺。

凉山是我写作的素材、灵感的源
泉，也是我创作的重要母题。近年来，
我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雾中情缘》、散
文集《翻阅生活的注脚》《温暖的火塘》、
报告文学《悬崖村》、长诗《雪之语》等，
题材、文体虽不尽相同，但几乎都是描
绘凉山的发展变化，反映凉山彝族人民
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风貌，歌颂新时代、
新生活的作品。

今天的“悬崖村”已经闻名全国，让
“悬崖村”闻名的，已经不是这里的藤
梯，而是“悬崖村”发生的巨大改变。透
过“悬崖村”，可以看见凉山彝区人民幸
福的未来。

在彝家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曾
说，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
族、每一个家庭。凉山变“暖”了，它以
超凡的脱贫毅力和奋斗精神，走出贫
困，实现着又一次的“一步跨千年”。

孜莫格尼（吉祥如意）！卡莎莎（谢
谢大家）！

阿克鸠射
男，彝族，1979 年生于四川

省昭觉县。任职于昭觉县委宣传
部。著有长篇小说《雾中情缘》、
散文集《温暖的火塘》等。作品曾
入选“2019中国好书”。

报告文学

苏兰朵
本名苏玲，女，满族，1971年

生于吉林松原。鞍山作协副主
席。著有长篇小说《声色》、小说
集《寻找艾薇儿》、诗集《碎·碎
念》、随笔集《曳航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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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时至今
日，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走在那条对的
路上。这里的“对”与是否通向成功无
关，只与是否适合于我有关。那部带着
我的体温与气息、展现着只属于我的审
美和价值观的小说，始终没能出现。我
像个挖着宝藏的盲人，不停地在寻找着
入口，每一次挖掘都认真而用力。我失
落着、迷茫着，但从未遗憾过。

《白熊》这本小说集中的8个作品，
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有科幻类作品
《白熊》和《嗨皮人》，有具有散文气质的
作品《梦中的婚礼》和《小麦经过的夏
天》，有反思历史与时代的《歌唱家》和
《白马银枪》，也有语言富有诗意的《暗
痕》。还有一篇对我个人来说很特别的
作品《瘀痕难散》。它是我的小说处女
作，发表在201 0年。在我的上一本小说
集《寻找艾薇儿》出版时，我对这篇作品
不是很满意，所以没有收录。在准备出
《白熊》时，我又在文档里看到了它。时
隔多年，我发现了它的问题所在，于是
重新动手修改。现在收录的，是我的修

改后的版本。它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意
义，对我来说不止是情感方面的，也体
现了我小说观念和技法的变化。看到这
个题目，也会让我明白，尽管一路疑惑
着，纠结着，但也还是在不停往前走着。

《白熊》是我的第六本书，第二本小
说集。相对于第一本小说集，寻找和探
索的意味更浓。写上一本小说集的时
候，我的杂念更少一些，很显然，写到这
一本的时候，原来隐藏着的岔路都出现
了，我想每一条都试试。不是因为我贪
心，可能是因为我愚笨。我总觉得那条
对的路就藏在这些路里，而我没有能力
分辨。获奖令我很意外，也令我欣慰。骏
马奖评委对这部作品的认可，让我知道
了我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最后，感谢所有在我写作的道路上
给过我帮助和鼓励的师长、亲友！感谢
辽宁省作协、辽宁文学院、鲁迅文学院
对我的培养。感谢鞍山这座城市对我的
滋养。我会继续写下去，写出我感受到
的善与真，以及我从未离开的东北这片
土地所蕴含的壮美、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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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出
生在西南边陲的一座军营。这是陈赓麾
下的一支英雄部队，战功卓著，英雄辈
出。记得孩提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快快长
大，早一天成为这支军队的一员。

1979年7月，在总参通信兵英模报
告会上，我遇到了父亲原部队的通信营
长，这位营长不敢相信地看了我半天，
然后说，你小子也参战了？

是啊，我终于成了你。
小时候喜欢看书，退役时依战功可

自选任何一家单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图书馆。古人云，文可兴邦治国。文学
对人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
法律，而且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完
成的。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如果不是在
《普通一兵》《林海雪原》等作品的伴随
下长大，入伍刚两个月、全身多处负伤
的我，是不可能在副连长牺牲、排长失
踪的情况下，带领全排连续夺占两个阵
地的。

可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你？
1985年，小说处女作《二年兵刘四

娃》幸运地上了《解放军文艺》，让我看

到了一线曙光。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

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会屈服于敌
人！1997 年，反映转业军人的中篇
《林木乡长》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
后，知名作家彭荆风在《文艺报》发表
了题为《感受崇高》的评论文章，一针
见血地告诉人们，英雄是一个国家的
脊梁。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没
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

我的父母都是军人，但在我的名字
里，他们寄寓的却是和平。

因为和平才是军人的最高追求！
但有时候，正如古罗马人韦格修斯

所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
这是逼不得已的事情。而为了不战而屈
人之兵，除了军队的准备，就是我们大
国重器的铸造者，我们的科学家了。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军事题材创作
的文学人，一个老兵，为他们而歌，我责
无旁贷。同样，我想骏马奖授予的不是
我，而是千千万万个像宋文骢那样铸就
大国重器的英雄！

再次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段 平
男，回族，1959 年生于云南

普洱。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
长。著有长篇小说《国防军》、长
篇报告文学《逐梦元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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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第五次荣获了被誉为藏
族文学最高奖的“章恰尔文学奖”，当
时我觉得一个奖项被反复授予同一个
人有些不妥，所以就写了一则声明，表
示自己放弃参与这一奖项的权利，如
以后再次获奖也不再接受。然而，这
次我又获奖了，而且获得是中国四大
文学奖项之一的骏马奖！

这世界上的事，真的有些理不出
头绪来，事情的结果本身，仅仅依靠
刻意追求是换不来的，事情的结果往
往是忘记这一结果的同时经历很多
过程之后出现的。可能很多写作的
人曾纠结过拿奖这一事情，但我似乎
从未受其困扰，因为我总觉得获奖是
一种结果，它从未变成我写作的目标
导向，我追求的是创作本身的那种畅
然的过程，还有经常来自读者的那种
莫名的感动。我惟一纠结的是，不断
荣获“章恰尔文学奖”，不是我写得多
好，而只是间接反映了藏语文学的窘
迫，是缺乏后继之力的一种事实表
现。为此，我总觉得自己肩负一种使
命在写作。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总
是割不断我对那一方生我养我的故
土的眷恋与思念，惟有用母语写作，
才能在梦中在心中可以无限接近那
些被时空隔开的人和事，才能感觉到

自己逐渐变得完整和充实。所以我
尽管生活在北京，但依然坚持用母语
写作，尝试对这一古老的语言赋予一
些新的活力。20多年过去了，坚守与
前行中青春也逐渐流逝了，但我无怨
无悔，况且这次获得了这么大的奖
项，也是对我的肯定，是对藏族母语
文学的肯定，我感到很欣慰。

此次获奖的《睡觉的水》是我近两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我通过这些短
篇小说，试图反映新时期藏族人民对
自身发展、文化传承、生存状况等方面
的反思，并希望通过小说中的人和事，
给读者展现一幅当代藏区社会生活的
画卷。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获得更多
读者的赞誉与喜爱，这些小说的创作，
造就了我远离故乡而生活在别处时，
所有的感动与惊喜、美妙，所以我很想
把这一切文学的美分享给大家。

人到不惑之年，最大的不惑可能
是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我现在能够比
较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命中有一丝光亮
出现，这一抹光亮，是我可以通过自己
的文字照亮别人、感动别人，也许这就
是我的价值所在。所以，生命继续，写
作继续。骏马奖给了我一匹骏马，我
可以骑着它驰骋于时间的原野，我可
以回归，也可以远行！

拉先加
男，藏族，1977 年出生。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
长、副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成
长谣》《等待下雪》、中短篇小说集

《路上的阳光》、译著《迦梨拖娑时
令之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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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
我要感谢中国作协、国家民委以及各位
评委老师。

自2003年以“李约热”为笔名发表
作品以来，已经过去17个年头。17年
来，在祖国南疆、美丽神奇的八桂大地
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吸引着我。我写
作的灵感，来自我曾经生活、工作过的
乡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生存
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思所
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给我提供
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在此，我想对家乡
的父老乡亲说声谢谢。

17 年来，我先后在《广西文学》
《上海文学》《作家》《山花》《中国作家》
《民族文学》《花城》《小说界》《青年文
学》《时代文学》等杂志发表短篇、中
篇、长篇小说。多篇作品被《小说选
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
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
小说》等选刊转载，借此机会，我也要
感谢这么多年来发表我作品的刊物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这些文学
杂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催生”
了《人间消息》。

17年来，国内文学批评界给予我

很多关注，这份殊荣，有他们的功劳。
17年的写作，说短不短，说长也不

长，我既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为房
子、车子、票子及女儿学业忙得团团转
的丈夫和父亲，我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
没什么两样。写作的时候，我小心翼
翼，生怕我的疏忽和不专业，把真的给
写假了，把美的写丑了，把善的写恶
了。《人间消息》里的小说，就是在这种
自我约束、自我警醒的情况下写成的。
所以，在这个灿烂时刻，请允许我为自
己作一次短暂的喝彩。

201 8 年 3 月到 2020 年 4 月，我到
广西自治区文联的扶贫点三合村参加
精准扶贫工作。时间过得很快，两年一
晃就过去了。扶贫点三合村已于201 9
年脱贫，我也重新回到书桌前，继续写
作。这两年，我有“三多”，一是走路多，
两年来我走遍三合村10个自然屯的每
一条路；二是入户多，上千次入户，三个
记录本记录了400多户贫困户的家庭
情况；三是拍照多，我电脑里面存有
2000多张跟三合村有关的照片。三合
村的一切，既在电脑里，更在我心里。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我收集了很多的
素材，我期待，接下来的作品，成为又一
本新的《人间消息》。

李约热
本名吴小刚，男，壮族，1967

年生于广西都安县。《广西文学》
副主编，广西作协副主席。著有
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一团
金子》、长篇小说《我是恶人》《侬
城逸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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